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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张梦旭】“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

编年史时，一个特写故事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精准扶贫。”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长期关注中国扶贫减贫话题，他近日在接

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发出这样的感慨，称赞“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史诗般的成

就”。77 岁的库恩先生 30 多年来一直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他出版有《中国领

导人是如何思考的》《中国 30 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等著作，并在前些

年深入中国贫困地区，制作纪录片《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通过“嵌入式”的

考察和拍摄，库恩对中国“有针对性”的扶贫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整个中国作出的

扶贫承诺和强有力的执行力都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参考。 

“我看到被问责的官员汗流浃背” 

环球时报：您为何长期致力于向外界讲述中国的扶贫减贫故事？ 

库恩：中国在消灭绝对贫困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是打破外界对中国成见的最好

故事。中国提出在 2020 年底前消除国内绝对贫困，并系统地实现这一目标，这凸

显了中国强大的执行力。在过去的 30 年里，尤其是过去 15 年里，我与我的长期合

作伙伴朱亚当一起，到中国的 100 多个城市以及无数个县、乡、村进行调研和制作

纪录片。尽管我认为自己很了解中国，但直到我开始在偏远的山村实地考察后，才



意识到扶贫所需要的一切。我有机会与贫困村民交谈，倾听他们的故事：有些人通

过创建微型企业摆脱贫困；有些人被异地搬迁到城市郊区；还有那些生病或体弱，

不断获得社会帮助的人。我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仿佛我是他们家庭的一员，与

他们一起踏上摆脱贫困之旅。无论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增长，无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变得多高，在外界看来这部分人的贫困非常难以解决。同样令我惊讶的是，

当时很多中国城市的居民并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农村地区正在进行的扶贫工作，特别

是“90 后”和“00 后”。在我与这些年轻人，包括出生在大城市的农民工子女交谈

中，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乡镇正在发生历史性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致力于向全世

界，包括中国讲述中国的扶贫减贫故事。 

环球时报：《前线之声：中国脱贫攻坚》这部纪录片在拍摄过程和播出后，有

哪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库恩：2019 年 7 月 31 日，我撰稿并主持的这部专题纪录片在美国公共电视

网南加州电视台播出，这是第一部在海外播出的关于中国扶贫行动的深度纪录片。

2020 年 5 月，它再次在美国播出。纪录片通过 6 个案例，对中国的扶贫战略、实

施扶贫所需的制度和组织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例如，村民可以在脱贫民主评议会

上决定哪些人是贫困人口、哪些人已经脱贫了。官员可能不知道全部真相，但村民

知道彼此的情况，并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我曾在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的一个偏远村庄参加过这样的会议。村民投票将一位父亲患有癌症的年轻人列为

贫困人口，并为另一个人摆脱贫困而欢呼。 

我还惊讶地发现，地方政府为每个贫困家庭建立档案，并制定有针对性的脱贫

计划——这是数百万贫困家庭的“定制”计划啊，每个月都要检查、记录，供中央汇

编和分析。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很多年轻的党员干部被派往贫困村开展扶贫工作两

年。和人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很兴奋，因为知道自己正在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

国家承诺作出贡献，而且他们的基层工作也将有助于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我还观

察过中国为扶贫进行的搬迁工作，参观过相关的职业培训。 

中国扶贫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第三方评估”制度。由于第三方评价者来自完全

不同的区域，他们不太可能认识将要被评估的官员，因此不会被个人关系所左右。

例如，我们的纪录片聚焦重庆市西南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团队。他们像在执行军事任

务一样，从大学出发深入农村，任务就是评估减贫进程中的成效和问题。有的评估

小组经常进行“突然袭击”，到达目的地后，数以百计的评估人员就分散到村子里，



检查扶贫工作是否到位。在一个民族乡，评估组成员发现工作中存在违规行为，我

看到当地官员被问责时真的是汗流浃背。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还有很多人对中国有负面情绪，我们的纪录片旨在

通过描绘中国扶贫工作如何运作，来打破这些人对中国的某些偏见。在看完我们的

纪录片后，有美国观众说:“在观看之前，我没有期待一个积极的结果。因为关于中

国的负面报道太多了，以至于我认为他们不可能关心中国下层民众。但看完这部片

子，我的看法改变了。” 

成功在于整个国家的承诺和执行 

环球时报：您认为中国脱贫攻坚战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库恩：首先是精准扶贫。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到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调研扶贫开发工作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

他指出，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忌空喊口号。“有针对性”就是要

有个性化的程序和方案，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包括标准化的贫困定义、贫困人口

的识别标准，以及量身定制的脱贫计划。其次，超越扶贫本身的大善，理解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如何使扶贫工作完成其使命，可以深刻洞察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结构和组

织能力。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那些惊叹于中国如何以比其他地区和国家少得多的感染人

数和死亡病例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外国人，我也告诉他们，中国赢得抗击疫情斗

争、赢得消除极端贫困的斗争，其共同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能力。 

我认为，这基于三个强有力的原则：第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只是发布

指示和声明，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直

接负责和推进扶贫工作。我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向谁表演，

而是真正把扶贫作为自身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第二是中国领导人的承诺。在习近平

主席几乎每一次国内视察中，他都会重点了解当地的贫困状况和正在采取的扶贫措

施。他还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召开专题会议，每一次都围绕一个主题，分析问题、研

究战略、部署新方案。这样的会议对于制定解决扶贫工作不同阶段问题的方案是有

效的。在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领导人能作出这样的承诺。第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动

员能力。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 19 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的地市，这也是



东部和西部省市之间采用的扶贫长期战略。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中国战胜疫情充

满信心。 

环球时报：中国的脱贫攻坚战，为什么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库恩：这是因为中国的扶贫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中国在

2020 年消除绝对贫困任务已完成，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减贫目标。没有哪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如此多的人摆脱贫困。 

世界可以从中国的扶贫成功中学到什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因

此对于中国的扶贫经验必须经过转化和适应。中国扶贫经验的价值可以归纳为四个

部分：一是方法论；二是措施，包括根据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脱

贫方式（如个人微商、社区微产业、教育、搬迁、社会保障等）；三是落实，特别

是需要的层级组织机构；四是评估，建立一种监测、衡量和调整扶贫政策、制度和

官员的独立方式，强调问责和诚实。此外，一个国家的扶贫工作要想取得成功，国

家领导人必须作出坚决的承诺。所以说，中国的巨大成功是建立在整个国家的承诺

和整个国家的执行之上的。 

环球时报：能具体谈谈中国的扶贫经验对其他国家有哪些参考价值吗？ 

库恩：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贫困人口，其原因

是多方面的。关心贫困人口是一个有价值和有同情心的社会的标志。我曾与在中国

研究扶贫的非洲研究生进行过交流，他们对我上面说的那些要素都很感兴趣，尽管

他们认识到这些，但由于各自国家的政治结构，在实施扶贫计划和评估扶贫效果方

面存在困难。我也非常了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贫困状况，在这些国家，中国发展微

型企业和提供小额贷款扶贫的经验是直接适用的。 

“乡村振兴”解决相对贫困 

环球时报：近距离观察中国 30 多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库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 40 多年的卓越发展，也是地球上人口最多

国家经历的史诗般变革故事。30 多年来，我有幸亲身近距离见证这一转变过程。这

让我想起 2006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对我说的话。他强调，我们应该对我们



的成就有一个谨慎的评价，既不过高也不自满，而应该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这是

一个持续不懈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庆祝历史性地消除所有绝对贫困这一不朽成就的同时，

中国领导人立即又着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农村和农民是国家的“压舱石”，作为这

一新发展阶段的例证，中国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以保持农村地区发展势头。中国

脱贫攻坚也是史诗般的成就，过去 70 多年间，新中国成功实现 8.5 亿人摆脱贫

困，其中包括在过去 8 年里近 1 亿人摆脱难以解决的绝对贫困。它将被永远铭记。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书写我们这个时代的编年史时，一个特写故事很可能就是中国的

精准扶贫。 

环球时报：最近也有些国际舆论提到“中国目前的扶贫标准是否低于国际贫困标

准”，还有的关注“中国是否面临返贫挑战”。对此，您怎么看？ 

库恩：我认为，中国的贫困评估标准更为复杂，不能严格地根据相对可支配收

入来衡量，还必须包括其他非量化措施，如充足和可靠的食物供应、医疗保健和教

育设施及其便利程度等。对于这些非定量的标准，中国最近都取得实质性进步。我

们强调“绝对”一词，在中国，没有人声称国家已消除所有的相对贫困。我很高兴看

到中国立即转变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

兴”转变。我认为，这是一个几十年的愿景，中国的官员不应制定不切实际的短期时

间表，而是要做一些可持续的项目。 

已脱贫的人会面对一些现实问题，比如疾病和健康原因是否会让一些人重新陷

入贫困。这些挑战都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有政策和机构来持续不断地帮扶这些需要

帮助的人。此外，我刚才提到，我最关心的是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包括留守儿

童。我和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相处过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上海，他们和普通市民之间

的差距太大了。中国的大城市和工厂是改革的引擎，这些实际上是建立在进城务工

人员长期辛勤劳动的基础上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建议，中国要解决地域和阶

层之间的经济差距和社会失衡问题，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通过互联网向所有儿童

提供高质量的远程教育，尤其是在小学和中学。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让全国的教育

更加平等，中国可以为下一代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立刻完

成，那当然很好，但如果必须作出取舍，为所有中国孩子提供优质教育应该是最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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